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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n Asian languages, linguistics can provide a rich basis 

in three aspects: loanwords, mixed languages and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sian 

civiliza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Firstly, loanwords are the product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Studying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anword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ethnic groups in a specific period. Secondly, there are many situations of Asian language 

contact, and a lot of mixed languages have also been produced, which can reflect the civiliza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 certain n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facing the advanced and powerful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at that time, Asian languages adopted various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ow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linguistics can provide rich evidence and novel perspectives for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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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的研究中，语言学能在借词、混合性语言、语言应对策略三个方面

提供丰富依据，在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借词是文明、历史、文化交融的

产物，通过研究借词的出现与发展，有助于了解族群在特定时期的文明交流互动；其次，亚洲语言

接触情况繁多，也产生了较多混合性语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文明渊源和发展进

程；此外，面对当时先进而强势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亚洲语言采取了多样的应对策略保护自身的语

言和文明，为亚洲语言和文明特质研究提供证据。因此，语言学能够为探究近现代文明在亚洲语言

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提供丰富的证据和新颖的视角，为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做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近现代文明，亚洲语言，语言学，借词，混合语，语言策略 

1.前言 

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地形地貌使得亚洲拥有着

最早的农业和草原游牧文明、众多文物古迹和重大研

究价值。此外，亚洲孕育了多数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

宗教，并用繁荣的商业贸易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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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口众多，民族多样，与其他地区文明交流繁多，

也因此产生了多种世界上重要的语系和语言，最终形

成多语言多民族交流、交融、共生共存的局面。而多

元共生的文明模式也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

便利，在推动亚洲语言和文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工业起源后，亚洲文明一度被西方文明占据了主

导地位。开始出现了西方向东方渗透的局面，且对部

分海岛国家影响深远，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洲

语言的版图。由于亚洲地区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不同

国家应对文明冲击的反应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些国

家较快地适应了近现代文明的冲击；也有些国家的语

言系统发生了改变。虽然在近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亚

洲各国语言都发生了些许改变，但整体亚洲语言的格

局并未像非洲一样产生较大的动摇，这也能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亚洲文明和亚洲语言的韧性和特质。 

在此背景下，研究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

有助于探索语言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为亚洲文明的研

究提供一个语言学视角。客观对待语言、文明多元性

的同时，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继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

亚洲语言文字和亚洲文明。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由

于缺乏部分史料证据、文明交流繁多等原因，语言学

和文明研究的结合程度有所下降。 

本文从借词、混合语、语言策略三个角度探讨近

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旨在说明自大航海时代

以来的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学也能

够作为文明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深化亚洲语言和近现

代文明的关系，跨越时空限制探知文明的传播与互鉴，

发挥语言学在亚洲文明研究和亚洲语言研究中的作

用。 

2. 亚洲借词的发展与近现代文明 

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大致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工业

革命之前属于“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其以后

则属于“近代”（modern）（钱乘旦 2021）
[1]
。纵观

世界近现代发展历程，思想和文化在语言发展和思想

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经

过工业革命后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西方文明随着新航

路开辟快速向世界各地扩散，通过“战争资本主义”

打造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王灵桂，徐轶杰 2019）
[2]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亚洲文明开始了遭受殖民

和半殖民的入侵，曾经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亚洲文

明逐渐开始暗淡。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文明加速

了其扩散速度，也开启了世界近代进程。 

在近代的思想和文化日渐兴盛的文艺复兴和启

蒙运动时期，各个国家之间交流密切，语言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出现了多种语言的语法书籍，也加剧了词

汇的借鉴。“外来词”也称为“借词”，是展现外来文

化对本土文化产生的影响的有效因素。借词的出现大

多归功于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可使得相关语言之间

在一些层面上相互借用、影响，从而产生趋同效应，

形成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亚洲幅员辽阔，在历史进程

中曾和多个国家或族群产生过语言和文明接触，由于

地理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语言接触的程度也不尽相

同，从而反映出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程度。接触程度较

浅一般只能体现在器物名称的借用方面，如通过丝绸

之路等方式引入的西域词汇“葡萄、琵琶”等；而深

层次的接触则能够体现在数词、亲属词等核心词方面，

如朝鲜语对汉语“父亲、母亲”等亲属词的借用（安

英姬 1985）
[3]
。 

除了地理位置和对外交流带来的文明交流，战争

入侵、宗教传播等因素产生的民族接触和文化影响可

以很好地通过借词展现出来。以印度为例，在近现代

时期，英国等欧洲国家入侵、殖民印度，英语等欧洲

词汇渗透进了印地语中，西方宗教文化也在不断影响

印度的宗教文化，逐渐出现了许多来源于欧洲各国的

外来词汇（如表 1）： 

表 1  受到多国影响而产生的印地语外来词 

波斯语 土耳其语 

 
尸体 

 
刀 

 旅店 
 

皇后 

 政府  权力 

 

阿拉伯语 英语 

 古兰经  医院 

 
药  机器 

 
使团 

 
办公室 

不仅有被动接收外来语言词汇的语言，也有些亚

洲语言曾主动吸收其他国家的语言词汇，从而完善自

身语言体系，适应日常生活交流需要。希伯来语一向

被认为是一种“命途多舛”的语言，经历过日益淡化

甚至一度消亡。当今希伯来语的词典中，约有 10%的

词汇可能来源于外国，尤其是西方（Berma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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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希伯来语在十八世纪末期开始兴起，从中欧

传播到了东欧，传播的主力是犹太作家与启蒙运动相

关的学术知识分子。以本·耶胡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开始借助翻译，在希伯来语词汇的基础上，借助阿拉

伯语借词并使其形式适应希伯来语，以此建立词库，

并解释如何使语言适应日常需要。本·耶胡达从密西

拿（Mishnah）、塔木德（Talmud）和米德拉什

（Midrashim）中提取了能够使用的希伯来语、阿拉

米语（Aramaic），其中甚至包括可供借鉴的希腊语和

拉丁语借词。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借词是文明、历史、文化碰

撞交融的产物，借词研究是描写语言事实及认识语言

结构体系的需要（王如利 2021）
[5]
。由于亚洲地区

幅员辽阔，是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文明交流、接触

的主要地区，亚洲语言中融合了较多的借词。部分学

者在借词研究领域也作出了较多贡献，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如在通过借词进行语言接触时间溯源（Schmitz 

2014）
[6]
（朱京伟 2020）

[7]
；通过借词对语言在语言

学层面进行探讨，如（张海燕 2016）
[8]
。尽管借词

研究需要借助大量古籍、词典，且部分语言的所属关

系没有明确，但借词背后折射的民族、文明的交流情

况不容忽视。 

借词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也是一种文化表达。

由于借词承担了差异性文化之间的交流任务，在跨文

化的空白翻译领域也能够起到桥梁的作用。因此在翻

译中，当一门国家的语言不能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进

行有效翻译时，便会借助前一国的语言借词来达到有

效翻译（尚建国 2015）
[9]
。以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为

例，近代以前，汉语在日语中留下借词几乎占据了日

本词汇的 1/2，明治维新之后日语开始向中国输入大

量借词，如“哲学、浪漫”等等。借词在极大程度上

减少了语言体系不对等带来的语言碰撞，对各自社会

的文明进步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可惜的是，借词研究多数聚焦于语言内部带来的

影响，如借词语类、语音、语义方面的变化，鲜有从

文明的宏观角度对借词的产生、改变、渊源等方面进

行讨论。随着亚洲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对亚洲语

言和亚洲文明的不断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学对

于了解亚洲文明的重要性，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借词背

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开始从语言层面发掘其背后的

文化内涵。如 Liu and Song（2016）
[10]

根据借词的

方式将借词分为几个不同的变种，按年代顺序论述了

外来词的社会文化功能；Erdenibaatar（2017）
[11]

从元代蒙古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窥探其背后的文化接

触。但是，由于文明的产生与演变往往是相辅相成、

具有前后因果关系的，单单以借词为核心进行定性研

究，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底蕴无法准确的对文明因素进

行宏观考量，而反过来从文明和历史角度对借词进行

定量研究，能够更好地使借词的产生与改变研究更加

准确，对其背后的文明因素进行宏观考量。 

因此，基于文明角度，对语言学层面的借词进行

定量研究能够为亚洲语言和亚洲文明特质研究提供

坚实的基础。通过对受文明互鉴影响而形成的借词进

行研究，可以窥探与亚洲国家或族群有关的文明交流

活动，讨论近现代文明对亚洲各国家民族语言层面的

影响，既对了解亚洲语言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情况必不

可少，也对思考未来如何构建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亚

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文明交流互鉴下的语言混合 

除了词汇体系的扩充和改变，语言的其他层面如

语法、语序、语音等也会随着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发生

变化，而混合性语言便是文明交流和语言接触的产物

之一。一些族群因政治、战争、通商、传教、联姻等

原因与其周边族群产生交流互动，不同语言或同一语

言的不同方言由于接触而相互影响，从而带来语言接

触现象。Thomason（2003: 21）
[12]

认为“一个混合语

的句法和词法的子系统不能完全追溯到单一的源语

言”。混合语和源语言不同，但在词汇、语音、语法

等层面与源语言有较强的关联，能独立完成社交功能。 

当语言接触在非平衡的状态下发生时，混合性语

言便会产生。所谓非平衡状态主要包括人数较多的当

地人需要跟地位较高的少数外来人口交流，以及数量

较少的人迁徙到另一区域。在前者的状态下，当地族

群会基于外来语言对自身语言加以简化，形成洋泾浜

语，甚至能发展成为母语克里奥尔语，例如在东印度

群岛上常用于商贸的“市场马来语”。在后者的状态

下，族群既为了维持自身的民族语言，又要和当地族

群融合，所以会采取将两种语言的语法、语序、短语、

词形等交叉融合的方式，由此形成的语言便成为“混

合语”（Bakker, Mous 1994）
[13]

。 

混合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19 世纪左右在美国和

加拿大接壤地区形成的 Michif，这种语言的动词大

多来自于当地土著印第安人，而名词则来源于当时法

国的皮货商人带去的法语。此外还有形成于 19 世纪

的 Mednyj Aleut 语言，是当时在库伯岛经商的俄国

商人带去的俄语和当地语言结合的产物。在新航路开

辟后的近现代，西方文明和亚洲文明开始了跨度范围

较广的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

的语言接触，也因此在亚洲地区形成了多种混合语。

典例则是斯里兰卡马来语，其语法结构来自于当地语

言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但词汇和词素则源于在 17

至 18 世纪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流放的印尼和马来西

亚人所讲的马来语（Velupillai 2015: 75-76）
[14]

。 

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通常由该民族对自身的认

识、该民族在外族人眼中的价值以及对外族人的态度

组成（Haarman 1986: 213-214）
[15]

。本土族群通常

将外来文明视为整体，对外来种族的文明、语言等方

面的态度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地族群对外来

文明的态度。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混合语不仅仅是源

自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接触，也是两种或多种文明的交

融。当地族群也在逐渐借用外来语言并进行相应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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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转换来体现自身独有的规范和语言倾向。 

就混合语发生的条件和阶段而言，Bakker 和

Mous（1994: 5-6）
[13]

认为当借词比例达到 90%时就

会发生语言混合现象。外来语和本族语的碰撞融合有

很多形式，包括和谐共处、部分吸收、部分同化和彻

底改造（何安平 1992）
[16]

。英语作为西方各国广泛

使用的语言，英语混合语（English mixed-languages）

最为人熟悉，也是众多混合语中的一个分支，指英语

作为外来语和本族语接触所产生的的新的变体。比如

中国清末的半殖民时期所产生的“洋泾滨英语”便属

于皮钦英语的一种，也是英语混合语的初始形式。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新航路抵达中国，在 16

世纪初占据了我国澳门地区，开启了中西方之间的经

济贸易。为了适应逐渐繁忙的中外贸易，1557 年明

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而在 18 世纪初期，

广州出现的在民间广为传播的“广东葡语”便产生于

这一时期。广东葡语是一种洋泾滨语，后来这种语言

成为广州地区主要流通语言之一，也因此吸收了葡萄

牙语中大量的商贸词汇。在 17 世纪，中国广州成为

了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混杂了中、英、葡等多国商

人，为了交流和贸易，一种以中文语法结构为基础，

结合了粤语发音和英文词汇的语言变体——广州英

语产生了（马伟林 2004）
[17]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

英语作为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主要交流语言正式进

入中国的贸易、外交、文化等领域。英美殖民主义者

在广州、上海等地广泛开放通商口岸，英汉混合语作

为一种新的洋泾滨语产生，替代了由于葡萄牙势力衰

弱而地位降低的广东葡语。清政府也开始培养外语人

才，派学生赴美留学，推动当时中国的外语学习。由

此可见，洋泾浜英语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国家

的冲击有着紧密的联系，体现出当时汉语对外来语言

的接受程度和交流需求，也反映出西方文明对当时中

国的冲击和刺激。 

殖民主义伴随着的是语言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

殖民主义指强势文化由于具备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

势，向弱势文化传播自身的文化等观念的不平等的国

际文化交流现象，通常伴随着政治或经济目的（邢丽

娟 2008）
[18]

。语言和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而语言

殖民主义则意味着优势语言更大范围的传播。在语言

接触中的优势语言会被选作媒介语。在近现代时期，

西方文明飞速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上升，西方

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层面拥有较高的话语权，也

拥有较大优势，其使用的语言便成为和语言接触对象

之间的媒介语，由此对一些本族语言产生一定影响，

形成不同的混合语言。例如近代以来，完成工业革命

的英国在全球的殖民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英语也被

殖民者带到了世界各地，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种优势的

全球性语言。然而有些地方由于缺乏深厚的文明基础

和坚实的语言基础，英语的入侵也导致了部分方言的

灭绝。如美洲和澳洲成为 20 世纪世界语种消亡最多

的地区（邢丽娟 2008）
[18]

。 

因此，对混合语在语法、语音、语义、词汇等方

面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探究某种混合语中，本族语言

对外来成分在各个方面上的同化、吸收和改进。这些

混合语虽然都是以语言接触为基础形成的语言，但其

背后设计的社会文化因素却较为复杂，有些混合语是

基于殖民入侵，而有些则基于文明交流。亚洲的民族

构成多样且复杂，拥有悠久频繁且形式多样的语言接

触历史，也形成过较多混合语，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

对探究近现代文明对语言的冲击和影响有重要的作

用。 

4. 文明的冲击与亚洲语言的应对 

近现代文明并非一直在丰富和促进亚洲语言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亚洲语言造成了冲击、带来

诸多负面影响，甚至给部分语言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吸收外来文明和语言时，亚

洲语言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来保护自身，从而使

自身语言及其背后的亚洲文明得以延续和发扬。 

在 17 世纪，远在东洋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王朝的

明末清初，西方便开始了科技革命，经历了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活动，

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在西方文明借助工业科技和宗教

文化开始逐渐强盛的时候，亚洲的国家还处于相对落

后的状态，强盛的西方文明给亚洲国家的语言、文化、

商贸等方面带来了冲击。如复杂多样的印度语言便和

西方文明的冲击有较大关联。 

经过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的欧洲各国开始向亚

洲扩张。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在 15、16 世纪左右将英

语带到了印度，并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几乎控

制了印度所有贸易。由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不断增多，

使用英语进行贸易、沟通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英语

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这就对印度本土使用印地语等语

言的人们形成了冲击，为了应对不断扩张的西方殖民

主义，印地语等语言也在不断吸收包括英语在内的多

种语言的词汇。与此同时，由于印地语背后的文明文

化支撑，印度民族主义也在悄然兴起，使得梵语的一

些词汇开始重新活跃，印地语在维护自身语言的同时

开始融合外来语言词汇。 

18 世纪，语言成为了殖民活动的关键。为了应

对近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印度语言开始探索保护和

发展自身语言的途径。印度语言发展进程在该时期可

以被划分为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语言发展和英国

女皇统治时期的语言发展（Schiffman 2000）
[19]

。在

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一方面印度本土民众开始接受

英语的学习，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也开展了

印度本土语言学习的活动，并成立了相关的学会，在

英国和印度教授印度古典语言等本土语言（Mir 2006）
[20]

。在 19 世纪早期，英语成为了教学语言之一，且

双语教育开始施行。最终《1837 年第 29 号法案》的

出台标志着英语彻底成为印度殖民政府的官方语言。

一直到 1949 年的印度联邦宪法中明确印地语的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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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地位，但印度语言中仍然能够发现不少英语的影

子。 

从印地语的发展来看，其应对近现代文明的冲击

有几个特点：第一，以梵语的俗语为基础，具有悠久

的文明基础。第二，印地语吸收了很多方言词汇，具

有民众基础。第三，印地语吸收融合了当地语言和外

来语言。但不论词汇语音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承载的

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文明艺术等内涵都十分厚重，

也因此没有使印度语言没落，反而造就了印度文化多

元的局面。除此之外，语言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官方

采取单一的语言政策，企图使当地语言由本土转向英

语，但是在地方区域层面又坚持多语主义，在推广英

语的同时并不废止本土语言的使用和学习。在印度独

立之后，政府采用单语主义，但多语化显著，英语反

而起到了调和作用，这使得英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

在印度稳住了脚跟，逐渐呈现印地语、英语、区域语

言相结合的多语化格局。 

除了像上述印度地区语言对近现代文明冲击的

被动接受，还有部分亚洲语言选择主动吸收新兴词汇

等。1789 年法国远征埃及，带着当时先进的西方文

明，欧洲列强开始了对阿拉伯地区的入侵和争夺。为

了学习、了解西方列强的先进科学技术，语言翻译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埃及时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便开

办新式学校、创办报刊、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局。大

量的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一些新兴词汇和外来词

汇不断作为外来借词充实着阿拉伯语的词汇和语法

体系。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地区开始进一步

学习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法国的议会和立法制度、

英国的高等院校制度等多国制度、意识形态被借鉴应

用。与此同时，阿拉伯地区的族群也将大量的本土文

学，如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文献、诗集、语言等方面的

著作整理出版。这一举措使得阿拉伯文化逐渐稳固并

丰富。 

20 世纪初，在阿拉伯语言学家的努力下，阿拉

伯语在其基础上包容了诸多外来词汇，完善了其语言

体系。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各国语言充

实了一大批新兴词汇，并将语言更加标准化、专业化。

1971 年阿拉伯语学会联合会成立，对阿拉伯的民族

文化、古典书籍进行整理和保护；联合阿拉伯语言学

家对阿拉伯语词典进行修改和编撰，推广标准阿拉伯

语。这一系列举措使得阿拉伯语不断适应当代社会发

展，更加规范化。曾经中世纪数百年期间主要用语的

阿拉伯语，现在是 18 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官方用

语，也是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官方

工作语言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者突破 4.4 亿人。   

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较具有众多本土民众的印地

语对外来语言的被动接受，阿拉伯语通过一系列的翻

译运动、宗教运动和文学运动，主动学习和吸收近现

代先进文明成果，不断扩充自身的语言体系以期适应

当时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现在阿拉伯语的兴盛情况。 

除了被动接受和主动学习，亚洲语言还有其它诸

多应对近现代文明冲击的方式，如中国的主动交流、

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再如一度被认为已经灭亡的犹

太民族及其希伯来语采取的重新复兴方式等。这些应

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语言地区的文化和文

明情况，也能够展现出近现代文明对该地区的影响情

况。 

5. 结论 

以上各节主要从三个角度探讨了近现代文明对

亚洲语言的影响。首先，对借词的出现和扩散加以研

究可以探知文明演变以及某个时期族群的交流互动

情况；其次，对混合性语言的讨论可以反映出某个民

族的文明渊源和发展进程，展现语言和文明之间的关

系；此外，亚洲面对当时先进的西方近现代文明，采

取了不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明，为研究亚

洲语言和文明的特质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可见，近现

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是多方位多层次的，而语言

学也能够从亚洲语言和近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入手，

为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做出贡献。 

针对国内语言发展状况的研究已取得较为瞩目

的成就。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提出了汉语语

言文化的概念，展开了汉语语言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

系，其目的主要是探讨汉语语言文化的起源和归属

（黄巽斋 1998:44-56）
[21]

。但在亚洲语言的整体研

究中，文明和语言之间还未建立起十分紧密的联系。

因此必须认识到，面对文明底蕴深厚、受到多方文明

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社会统治权的更迭、社会生产

力的变化、以及民族的宗教信仰对语言发展影响巨大，

仅凭单一的语言研究或语言和某地区的文明发展研

究不足以揭示亚洲语言和文明的关系。 

总而言之，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体现在

诸多方面，从宏观视角探索文明对语言的影响十分必

要，应当客观对待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作用。此

外，语言学也应当发挥其在亚洲文明和亚洲语言研究

中的作用，充分将二者结合，深化文明和语言的关系，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目前针对文明和亚洲语言的研究

融合度还不足，尤其是从语言学角度的探索还远远不

够，需要开展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在文明的宏观

框架下，从语言学角度探寻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

在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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